
湘韵 编辑：彭静
版式：伍芳芳 校对：夏唯崴

2020年 6月 3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 E-mail:kjxbfk@126.com 科教新报

刘翠红/摄

印象

生活

祖父在蒋山打下的江山，倾注了
太多的血汗。

家乡蒋山受困于地势低洼。千百
年来，土不肥田，山不养树。发源于福
寿山的芦溪河水，也在流经蒋山时水
道猝然变窄，在山水暴涨之时常无情
地摧毁两岸村民的家园。祖父在这样
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肩负起了与自然
抗争的沉重使命。

祖父名叫吴开源，人如其名。 小
时候，我家的右侧留有一个陡墈。 为
使陡墈变缓，洼地提高，祖父从芦溪
河道取来鹅卵石， 一片一片斜垒砌
磡。 边磡砌毕，祖父则从后山取来泥
土填充在荒地中心。 祖父的围磡填
土成效显著，久而久之，在家的右侧
造出了一块长 30 余米、 宽约 5 米，
高出前面地坪七八十公分的空地
来。

端午前后，雨水增多。 芦溪河水
经常漫河堤而上，而我则可以站在祖
父整出的空地上看汹涌来去的大水。

村子里的人困于水患，部分乡邻
干脆搬离蒋山、另谋生计。 而祖父哪
儿也没去，就固执地守着这个家。 祖
父说：水再大也会有退的时候，水退
了，自然就可以找时间把冲毁的坑给
填上。

我曾亲眼看见过空地被大水冲
垮，也曾亲身经历房子进水，在水中
转移家具的场景。

祖父耗费了大半辈子与水患斗
争，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边磡被水吞
没。 边磡有保护房屋的作用，如果水
冲毁的面积大就会危及墙基。更何况
土砖墙不耐水浸，湿墙随时都会有倒
塌的危险。 如此，边磡垮了，祖父再
砌；砌了又垮。循环往复，祖父只能咬
牙坚持， 反复地用石砌磡用土填坑。
那时没有水泥、红砖，砌不出坚固的
石堤。 砌磡挑土只能靠人力完成。 个
中艰辛，数祖母最清楚。祖母说：祖父
咬掉了三颗牙齿。 在祖母的老衣柜
里，珍藏着祖父的两颗大牙。我记得：

牙脚漆黑，牙面扁平。
后来，祖父改进了砌磡的方法，鹅

卵石的砌垒增加了层次， 边磡宽度增
加， 夯实了基础。 在鹅卵石的缝隙中
间，祖父又填充了掺沙黄泥。

为了解决土砖屋怕水浸润的毛
病，祖父还送父亲学了石匠手艺。1979
年祖父建房子时， 墙基都是父亲亲手
打制出来的。

2009 年，父亲拆掉了祖父留下的
土砖屋，请来挖机，将原有的地基抬高
了 1米，建起了砖混结构的新房。从此
了却了水患之忧。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家
乡蒋山空气清新， 民众可以小范围流
动。我们一家即使宅家，也可以在祖父
留下的空地上尽情玩耍。

今年清明节，在祖父的坟前，我伤
感赋诗，想对祖父说，纵使一生贫困，
但他的爱与梦想一直是后人取之不尽
的财富。我还想告诉祖父：他当年安在
蒋山的这个家，真的很舒服。

祖 业
平江县教育局 吴抄金

感悟

须趁晴 ， 相约
起。

次日 ， 阳光正
好，微风不燥。

岳麓山下，层林
叠翠，隐隐一缕芬芳
扑鼻 ， 使之神清气
爽， 若开笼之雀也。
令 :整装待发！ 目标 :
岳麓山轻穿桃花岭，
至象鼻窝 。 众人得

令。 须臾，轻装前进，弃大道寻山路，
斩荆黎而上。 正所谓，归隐山林远世
间，无烦无恼胜桃源。 何须问我何方
去，寻找心中那朵莲。

鲜有人迹之路， 上上下下几回
合，丛林茂密，落叶层层压层层，青石
台阶青苔厚， 林中稍有几丝清凉，浑
然不知世外燥热。 有道是:山中一甲
子，世上已千年？

尽竭己之能， 立足桃花岭之巅。
于时豁然开阔， 看长沙西部群楼耸
立，梅溪湖一览无遗，黛翠丛林，幽幽
碧水，徐徐清风自来，静吾内心深处，
惊城市之变化，顿时间，疑穿越时空，
忘却尘世纷扰，独留清风一缕。

且息片刻，转战象鼻窝。
莫是李逵三板斧，错将悬崖弄三

坡，一坡连一坡。 黄泥砾石，约宽三
丈，恍惚绿丛林中黄缎带，从上而下，
直至山谷最低处。 游人三五成群，结
伴同上同下，欢呼笑语，亦时时有。

历尽艰辛跋涉， 水尽粮绝之际。
忽闻波浪拍岸声，欣喜，前行见水潭。
鳞波层层，清澈见底，阳光所笼罩之
处，如镜面新开而冷光直射。 一株野
草，婷婷立于水中，悠然自得，如佳人
在水一方，笑问客来何处？

虽徒步艰辛，汗流浃背，然可抛
往日之烦恼，扫疫情之阴霾，得平日
不曾之宁静。心亦安，神亦静，行乐于
山水，山水之间有相逢，乐哉！ 美哉！
庚子之四月也！

“五·一”前夕，迎着灿烂的朝阳，我
带着“帮扶责任人”的神圣使命，风尘仆
仆地来到了宁乡市沙田乡沈家组贫困户
沈正龙家中。 我进门时，沈大爷在家忙着
编竹筐。 沈大爷已 73 岁高龄了，但仍精
神矍铄，步履矫健，除了听力稍差，身体
并无大碍。 我向沈老请教养生之道，他的
话简单、朴实而富有哲理：身懒病欺人，
身勤人欺病。

这 3 年来， 我已跟沈老面对面或者
电话里打过多次交道了， 如同亲人般无
话不谈。他的老伴常年患病。沈老有两个
孩子：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初中毕业后外
出打工挣钱。 沈老在本村是名副其实的
留守老人。 沈老不愿意增加儿女负担，总
是想办法靠双手增加收入， 一天也不愿
歇着。

这次走访， 我们聊到了核算收入这
个话题，沈老扳着手指，逐项算来：3 亩地
粮食收成，除了自己的口粮和养 2 头猪，
余粮还可稍稍贴补儿女。 养蜂 11 笼，最

近已采蜂蜜 40 公斤， 一天就卖完了，共
收入 4000 元。 靠着祖传的篾匠手艺，每
年编筐、背篓和篮子卖，收入约 3000 元，
只是现在这些家什市场需求越来越小，
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了。

对沈老的收入计算， 我提出了自己
的疑惑：“沈大爷，据我所知，养蜂户都没
有这么高的产量，是不是您记错了？ ”老
人家说，40公斤蜂蜜只多不少，还给儿女
们留了一点。 他凭着多年摸索的经验精
心饲养这些蜂，每年产量都比别人高。 蜂
蜜除了营养高，还是“百草药”，他看准市
场需求， 每年在养蜂上都要下一番大功
夫。

说起竹器活儿， 我建议沈老改变传
统经营方式，编一些竹床、椅、席等。 老人
家说，他早有此意，还想编竹制手工艺品
卖，目前在考察市场，琢磨编织技巧，打
算从本村做起， 力争把产品销到宁乡市
内。

我问沈老有什么困难需要协助解

决，或者是有啥心愿想要实现，沈老意味
深长地告诉我，他以前吃过许多苦，现在
搭帮党的政策好、暖人心，只要自己身体
好，有力气干活，就不给儿女和国家添负
担，多活几年，多看看这日新月异的发展
变化，就已经很知足了。

坐在沈老对面，我在思考：这就是我
们普通的贫困户， 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
人，也是一位勤劳、淳朴、善良而智慧的
乡亲，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什么理由
不竭尽所能去帮扶这可敬可爱的勤劳老
人？

临走时，沈老还在继续编织竹筐，也
是在编织生活、编织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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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天的尾声随着树荫渐浓
隐去，柳树新生的枝条长成，就是
做柳哨的时候。 儿时，奶奶一手牵
着我，一手提着一把柴刀，来到屋
后的柳树下。 抬头望，柳树枝叶浓
密，绿得清新。 那是一种苍翠而又
饱满的绿，一层一层，如同深深的
湖水，而我们在水底，仰望绿枝绿
叶在风里摇曳出层层细浪。棕褐色
的树身裂出一条条波纹，那是时间
的风霜雨雪，刻在生命中的见证。

奶奶手起刀落，砍下几根当年
春天新生的树枝，这些枝条不老不嫩，树皮饱满
有韧性，适合做柳哨。 砍下的柳枝，抱在怀里，散
发出柳树独有的青涩气味， 分不清是臭还是香。
柳枝抱回家，除去绿叶，错开桠节砍成一小段一
小段。那些小段柳枝，匀称而光滑，奶奶拿一段放
在凳子上，用刀背轻轻地敲打，让树皮在敲打中
脱离，再把木质部分从树皮中挤出去，空空的树
皮变成一个小圆筒，一端用手捏扁平———柳哨便
做成了。

每一只柳哨的声音都是不同的，哨身越长哨
口越细越窄，声音就越悠扬清脆；哨身越短哨口
越宽越粗，声音就越低沉浑厚。 我偏爱细长的柳
哨声，悠悠扬扬，轻盈明亮。

我和奶奶，一人吹起一只柳哨。哨声悠悠，携
着风，沐着阳光，牵着蝉鸣，在夏日的山间小路奔
跑。 山间的草木，蓬勃热闹，荡漾着微醺的气息。
野花静静地盛开， 无人欣赏仍身披灿烂的光华，
小虫子悄悄爬过舒展的花瓣，在花瓣上咬下一个
小缺口，又隐于草木之中。那朵留有缺口的野花，
被我随手摘下，扔进小溪，随流水远去。

老屋的不远处，有几方巨大的石头，其中的
一方方方正正，形成一个小平台，平台外，另一方
石头长成一把天然的长椅。 石头周围的树木茂
盛，小伙伴们最喜欢在那里玩耍，在石头上坐着、
躺着、站着，吹着柳哨。有时候，几个孩子在一起，
卯足了劲儿吹着柳哨， 多重奏的哨声响彻山林，
就类似于青蛙在夜晚的演奏会了。山林并不觉得
吵闹，风从草木间而来，摇动千枝万影，晃动隐隐
约约的光点，在柳哨声中舞蹈。 我们就这样胡乱
地吹着柳哨，没有曲调，却张扬着快乐。童年的夏
天，就这样被柳哨声点亮。

多年以后，见到柳树，儿时做柳哨吹柳哨的
场景又浮现在眼前。 折一枝柳，那独特的气味萦
绕，感觉是那样亲切。 童年生活的山村依然草木
葱茏，儿时砍的那棵柳树枝更繁叶更茂，只是，柳
哨声声———终将成为远去的回忆。

双手编织致富梦
宁乡市玉潭街道学庵小学 胡旺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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